
我是祖 国 的 一支 叶笛
解放军某部　赵 月 明

在欢庆八一建军节 的 文 艺 晚会
上，一位年轻而又英俊的士兵吹起了
一片绿 色的树 叶 ……

我是祖 国 的 一 支绿 色 的 叶 笛
把将 军 和 士 兵 的 感 情 日 夜不 停 地流溢
吸饱 了 千里边疆 的 晨风
装满 了 万 顷蔗 林 的 蜜意

当故 乡 的 小 河 里 。
映出 一双双情 侣 的 倩影的时候
那就是我在 边疆吹 出 的
一支 幸福 而 又 甜 蜜 的 小 曲

当故乡的 蓝 天 上
染满 五彩 缤 纷 的朝 霞 的 时 候
那就是 我在 哨 所 吹 出 的
一支热 烈 而 又 火 红 的 小 曲

发怒时，我奏 出 钢 铁 侠 长 城 的威严
高兴 时，我 奏 出 麦 浪稻花 的细腻
思乡 时，我 奏 出 姑娘孩子 的 笑 靥
沉默时，我奏 出丝绸之路的 骆蹄 ……

听，那红 宝 石 般 的撞 击 声 音
变奏 出 进击 的 电 火 与 霹 雳
看，那 喜怒哀 乐 的 交错情感
紧系 着 党 和 亿 万人 民 的 希冀

这心 声 和笛声
这光 荣 和 胜 利
正合 着 八十年 代 的 步 伐
一起扑进祖 国母 亲 的 怀 里

我是古 老 民族 的 后 代——
伟大祖 国 的一个年轻 的 战士
我是 雄 潭 乐 幸 的 乐 器 ——
伟大祖国 的 一 支绿 色 的叶 笛

冗员 （散文 ）
延安地 区文 化文物局　浏 阳 河

当了近二
十年工人，凭
着老 实 和 本
分，她何曾受
过任何人 的 指
责！上班，兢兢业业地
干上八个小时；下班 ，
侍侯丈夫 ，抚育孩子 ，
料理一应家务……她的
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去
了，脸上的皱纹也开始
增多了 ，可是她没有任
何感慨。她想，活一辈
子，就应该是平平静静 ，
与世无争。

她也确实没受到任
何冲击。就是 “横扫一
切”的那些年头，大批
判年年搞，但是，她似
乎总是旁观者。无论任
何人上台 ，她都拥护。
无论任何领导说的话 ，
她都听。她 已养成了少
说话的 习 惯 。没 什 么
事，她一天可以不说一

句话。逢人笑一笑，算
是招呼，算是问候。再
厉害的人，总不能欺侮
到一个和你没任何利害
冲突，没任何交往的人
的头上吧。

她本来 是 有 文 化
的，初中毕业。可进了
工厂后，老实说 ，她连
一封信也没写过。就是
偶然递张请假条，也全
部由丈夫代办……

粉碎 “四 人 帮 ”
后，七年里 ，厂里莲续
调了三次 工 资 。每 一
次，她都没拉下，水涨
船高，大家都—样 ，她
觉得心安理得。现在 ，
她是五级工，早已成了
师傅了。尽管连 自 己也
说不清是什么工种的师
傅，但大家 都 这 样 喊
她，她当然认 为 这 是
“二 十年的媳 妇 熬 成

婆”，自 自然然的事。
然而，改 革 风 吹

来，她忽然感到生活变
得不平静了。开始，人
们还是泛泛地指责 “大
锅饭”，扬言要砸烂什么
“铁饭碗”。这一 切 ，她的
处世哲学教给她不闻不
问，不言不 语、日 子 久
了，她好象觉察到有人

在议论她 ，说
她就是 “大 锅
饭”的 受 益
者。她感到受
了委屈 。但凭

多年的经验，凭多年来
打熬下的功夫 ，她仍可
以无动于衷。我这不是
天天上班嘛 ，你们瞎嚷
嚷些啥？她心里仅仅这
样想过。
她怎么也没想到 ，
落实 岗 位 责 任 制 ，裁
减冗员 ，竟 临 到 她 头
上了 。她成了 多 余 的
人，那个班组也不愿要
她。她对 自 己的这种处
境简直不能相信。她哭
了。她 病了。一 种 伤
心的哭 。

她是怎样成了冗员
的，今后 的 路 该 怎样
走？泪干后 ，她才开始
这样想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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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陕甘宁三省
（ 区 ）故事联讲会
上，我省周竞 、石
国庆、邓东兴等十
二名作者获奖，省
人大常委副主任谈
维熙 ，副省长孙达
人向他们颁发了奖
金。

这次故事联讲
会是七月 十 日在兰
州开幕、三十一 日
在西安闭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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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，上学时老师对我
说：“做人要诚实。”我照
着老师的话做了 ，被评为三
好学生，后来又加入了共青
团。慢慢地我懂得了诚实是
人的一种美德，诚实是言语 、
行动和内心思想的一致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接了父
亲的班。来到 建 筑 公 司工
作。到工地的第一天，工长
就对我说：“做人要诚实。”
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没问 题 。”

从此，我依着诚实和勘
奋很快迎得了周围工人们的
尊敬和信任。

可是，有一件事，“诚
实”似乎在我心里动摇了 。
一天，我去工长办公室办事，看到桌
子上放着 一张任务单。
工程项目 　姓 名 　工程 量　折合工 日
粉地 面　李××　5×１０m２　2.5

张x x 8x 10m２　２．２
我惊讶了 。都知道地面面积总共

才6O个平方米，为啥一下子
超出这么多？我把任务单拿
到工长面前问他。他坐在椅
子上看了看没有说话，然后
用剑—般的眼光瞥了瞥我。
这时我马上意识到 自 己做了
件“错”事 ，不由 得 紧 张
起来，象偷了别 人 东 西 似
的。接着只见工 长 慢 慢 地
把任务单揉成了 个 纸 团 扔
进了纸篓里 。

后来，我不知任务单最
后是怎样记的，可我不久就
接到了一份调到别的工地的
通知单。我清楚这是城实的
结果，可我不清楚教我诚实

的人为什么不诚实？
我按时到新工地报到了 ，而且那

里的工长仍旧对我 说：“做 人 要 诚
实。”我还是点了 点 头 说：“没问
题。”我想不管教我诚实的人会不会
诚实，总之我要做个诚实的人。无论
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。 鹰（国画 ） 樊昌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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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 要 面 对 历 史 转 折 的 时 代
——访 著 名 作 家 康 濯

邵关

西安是他这么多年
盼望来的地方。四十六
年前 ，即 “七 七事变”
的第二年 ，在盛复酷署
的七月 ，他一个刚满十
八岁的青年辗转 来到两
安，从这里踏上真正人
生的征途 ，奔赴延安 ，
投身到抗日 的滚滚洪流
中。今天，又是七月 ，
在我国历史 的 大 变 革
中，他不顾年事已高 ，
来到西安，参加中国 当
代文学学会年会 ，同各
地的文艺 家 、学者一起
讨论新时期大家共同 关
心的文艺问题。

他，显得清瘦，但
精神矍铄，思维敏捷 ，
谈吐文雅。对所提的问
题，只略加思考 ，便侃
侃而答。与 他交谈 ，就
如同读他五、六十 年代
的名著 《东 方 红》、
《 水滴 石穿》、《春种
秋收》、《我的两家房
东》等小说 ，使人感到
他思想的深邃和语言的
优美。

他不能不思考——
面对现实，面对生活 。

他不只是著名 作家 ，而
且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排
头兵——近年来涌现了
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湖
南的省文联主席啊！

访问伊始 ，笔者 自
然先向到他的健康情况
和“文革”。中的厄运。
老作家只是置之一笑。
人生坎坷谁都难免。要
从历史的长河中去看 ，
我们的事业胜利 了 ，个
人也便乐在共中了。

说到事业，他话锋
一转，说：今天我们处
在大的历史 转 折 的 时
代，文艺必须充分反映
时代的愿望和要求，作
家必须重新认识生活 、
思索生活；思想更新、
知识更新。尽管我们仍
旧提倡题材多样 化 ，就
整个题材而言 ，重点要
转移 ，要写改革，写 创
业，写开发事业中敢闯 、

敢拚、敢开路的新人。
老作家以他雄厚的

艺术修养 ，掰起指头 ，
回顾着近、现代世界文
学史。他说 ，美国开发
西部地区时，很快就有
一批作家写出了一大批
有影响的作品。阿拉斯
加当年的淘金，也算是
一种开发 ，艺术大师卓
别林的 电影就涉及过这
一方面。当然，那是资
本家的开发，流尽血汗
的是劳动人民。我们与
他们具有根本性质的不
同，但从开发这一 点来
讲，不是不可 以借 鉴
的。我们应该有更大魄
力的开发精神。十月 革
命后 ，苏联人民开发西
伯利亚 、石油基地 、建
设工厂，涌现许多好作
品。现在全国上下都在
改革 ，形势喜人。已经
出现了一批开拓性的好

作品。正是议论纷纷、
眼花缭乱的时代，一定
要出现科学上的发明 、
创造 。一定 要 出 大 作
家、大作品。开发者队
伍本身就会出现大量作

家。对中 青年作家要 爱
护，注意批评中 的各 种
是非界线 ，不能泼脏水
连婴儿也倒掉。要不怕
失败 。

他对文学创作妁前
景，充满信心。他希望
评论家、专家认真研究
文艺发展的规律，共同
促进文学繁荣。说到这
里，他发出 了爽朗 的笑
声……

宣传著名 演员 振兴舞 台艺术

《 秦 中 群 芳 录 》问 世
志阳

由《西安戏剧》编 辑 部编辑的 、我省第一 部戏
剧演员 评介专集 《秦中群芳录》第一辑，最近已 编
印成册。

我省剧种丰富 。源远流长 。在长期的发展过
程中曾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演员 ，然而 ，对
这些艺术上颇有成就，为群众欢迎的优秀演员 ，
评介研究却微乎其微；许多颇有造诣的表演艺术
家，如刘箴俗、刘毓中 、苏育民、尚小云等 ，在
全国 艺 坛 上 都占有一定地位 ，但系统地探讨他们
的成长道路、总结研究他们艺术成就的文章却很
少，为了使广大戏剧工作者的 劳动成果免于失散
和湮没 ，并能让它成为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传给
青年、留给后世，《西安戏剧 》编辑部从八二年
底起收集整理并组织专人撰写专稿 ，编成此书。

《 秦中 群 芳录 》第—辑 ，介绍 了 目 前 活 跃在
我省戏剧舞台上的82名著名 演员 和优 秀 中 青 年

演员 。
全书共六十多万字 ，还刊登

了每个演员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尉
照，共四百多幅。

哨兵 的 情 怀
驻陕某部　杜心 元

我的任 务 很具体——
用钢枪 和忠诚护 卫 我们 的 厂 医
护卫 花坛 的红花绿草 ，
护卫儿童 的 欢歌 笑语 ，
护卫车间机嚣 的 轰鸣 ，
护卫灯 下崭新 的 设计……

即使 是在 美 妙 的 周 末 ，
林荫 道 上 ，
徜徉着 一对对 幸福 的 情 侣 ；
工人俱乐部 里 ，
紫罗 兰熏 香 了优美 的 乐 曲……

我仍 以 战 士 的 庄 重 ，
——枪 刺挑 着锃亮 的警惕 ，
在恬静的厂 区 辛 勤地巡 弋……

哪怕有 一天 ，
雨水 和 汗 滴 ，
冲淡 了 我军 装 的 鲜 绿 ；
岁月 的 风霜 ，
染白 了 我的发丝 ，
我也甘 愿 以 一片 赤 子之情，
为厂 区赢得一 派 逮 人 的 安

谈……


